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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大文豪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说：“人们都以为是两件事，谁都没有想
到书和迷宫是一件东西”（92）。他恐怕也想不到，心目中的理想小说——迷宫式小说的概
念会在美国超文本文学那里得以践行。自 1987 年乔伊斯（Michael Joyce）的《午后：一则
故事》（Afternoon: A Story）问世至今，美国超文本文学作为有别于传统印刷文学的一种新
兴的电子文学形式业已存在发展整整三十载。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库弗（Robert Coover）
对超文本文学的兴起寄予厚望，曾断言它将预示着“书籍的终结”；同时又不免感喟，超文
本文学之生不逢时：问世之初，作为其文学载体的电子媒介仍属小众，可谓“养在深闺人未
识”；待万维网主宰的电子网络时代来临时，复湮没于铺天盖地的网络文学里，其作为严肃
文学的一个分支又往往遭到忽视。评论家们抱怨“英美传统经典已然适应新（电子）媒介，
但用新媒介写就、应新媒介而生的作品仍难以为经典所接纳”，呼吁将超文本文学纳入经典
（Ensslin 55）。而在国内，囿于种种阅读技术要求，以及超文本特有的网状叙事框架之“难
以阅读性”，学界对超文本文学作品的解读尚且屈指可数，遑论位列经典。a即便是相较于
与其一脉相承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国内的超文本文学研究也明显要滞后许多。
超文本文学的“黄金时代”b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其中最广受好评并具有相当影
响力的当属杰克逊（Shelley Jackson）的《拼缀姑娘：一个现代怪物》（Patchwork Girl: A 
Modern Monster, 1995），有学者评价其为“迄今为止最复杂的超文本小说”（考斯基马 67），
库弗不吝赞誉之辞，奉之为超文本文学“真正的典范之作”。一个具有女性生理特征的怪
物经历被创造，感受痛苦与蜕变，于此间不断地自我调整和有所体悟，一段如此错综复杂的
身体和心灵的成长之旅一旦被置于一块块破裂、散乱的文本碎片——辞片（lexia）中，传统
的以线性、平面式层层推进的文本秩序消失了，代之以一张叙事蜿蜒迂回、情绪忽明忽暗的
立体文本之网，正如博尔赫斯笔下那个意味深长的意象——不断交汇和分岔，甚或深入地
下的花园小径。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那部卷帙浩繁、包罗万
象的《千高原》中更为明确地将这一意象概念化。德勒兹坚信，书“是世界的形象”，并区分
了书 / 文本的两种类型：一类具有主根 / 秩序的树形结构；另一类则是“主根已然夭折”，侧
根或须根向八方无限延展的块茎（rhizome）结构（5-6）。德勒兹认为，书的第二种形象最符
合自然的运作，“展现出一种蓬勃的生长态势”（5）。这乃是因为，块茎本质上既包含着界
域，“被赋意和被归属”，同时又孕育着一条条“解域之线”（10），其本质是摒弃 “（主）根—
宇宙（cosmos）”之二元逻辑，体现其核心的“侧根—混沌（chaomos）”之反逻各斯精神（6）。
而超文本文学的基本框架——可随意链接的辞片之网，无论从形式还是精神上看，皆与德
勒兹的块茎理论深度契合。本文拟通过对《拼缀姑娘》的文本解读揭示，块茎理念下的超
文本写作对现实的重构是一个不断的解域与结域的动态过程，这一创作理念造就了超文本
文学作品独树一帜的文本世界之“形象”，赋予其特殊的文学审美维度，应该成为研究和理
a 由于超文本文学作品大多以 CD-ROMs 为载体，甚至对阅读的电脑系统有具体的要求，这使得国内的超文本文
学研究基本停留在对其理论渊源和技术手段的介绍上，如韩模永著《超文本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李洁著《超文本文学之兴：从纸介质到数字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而国内学界对超文本文学作品的细读与
研究则十分鲜见，仅有数篇超文本文学作品研究相关论文散见于国内主要期刊，如蔡春露的《〈胜利花园〉——一座赛
博迷宫》（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10 年第 3期），郭亚娟的《意象即叙事——评超文本小说〈十二蓝〉》（载于《国外文
学》2012 年第 2期）。
b 库弗把万维网出现之前、以 CD-ROMs 形式存在的超文本小说划分为第一代，并视之为超文本文学的“黄金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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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美国超文本文学的一个关键。
一、块茎思维下的改写
如其书名，《拼缀姑娘》本身也由多个文本衍化、拼缀而成五个章节。从叙事层面
上看，它大略承袭了 19 世纪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哥特式小说《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1818）的故事线，并在某种程度上沿用了 20 世纪初儿童文学《乌兹城的拼缀
姑娘》（The Patchwork Girl of Oz, 1913）的主要人物形象。不过，它对前文本的借用远不止
于此。在一个名为“一条拼缀之被”的章节里，杰克逊正如一位飞针走线的娴熟裁缝，将信
手拈来的各式散乱的文本碎片相互交织、拼接成堪称天衣无缝的连贯叙述，以表达自己的
超文本写作观念。其中援引的文本除上述两部文学作品外，还涉及文化、女性主义以及后
结构主义理论等诸多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千高原》也赫然在列。尽管并无任何明证显
示《拼缀姑娘》是受《千高原》的直接启发而创作的，但对这部作品特定词句和段落的精心
剪裁和拼贴至少可以从侧面印证杰克逊对德勒兹的块茎理论相当熟知并自觉运用。
当杰克逊说：“有时取代中心的不过是一个转换点，一切都将从这里发散开来”，她实
际上是在阐述块茎思维下进行改写的运作方式：先取（前文本）而代之，继而转换生成（新
文本）；然而块茎式的改写并不终止于此，因为新文本必将不断地进行更新一轮的转换生
成（“Stich Bitch”）。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自然运作之法则绝非“树—（主）根”的
“二元逻辑”，而“书模仿世界，正如艺术模仿自然”，亦应不断地展现“一生二、二生四”这
样生生不息的“发散”法则（4）。从这个角度看，块茎式的改写恰恰暗合了德勒兹和加塔
利对“须根之书”的其中一种设想：“将一篇文本叠合进另一篇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
多元的、甚至是不定的根，对于所考察的文本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替补的维度”（dimension 
supplémentaire; 5）。“替补”同时也是德里达解构谱系的核心话语之一，就其功能而言，它
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为添补，二为替代”（陆扬 68）。以此观照《拼缀姑娘》对《弗兰肯
斯坦》的改写，考察的重点首先应在于二者如何“同”而生“异”。“笔记”这一章主要叙述
的是创造者玛丽与被创造的怪物——拼缀姑娘之间情感纽带的联结和转化。其中，标题为
“我散步”和“看见”的辞片讲述的是“我”与“她”初次会面的情景。与该章的其余辞片相
比，这两个辞片显得尤为与众不同：从语言风格来看，杰克逊似是有意模仿“雪莱哥特式小
说的古体散文风格”，一贯简洁明快的笔触被通篇的长句和复杂句式所取代，叙述节奏因此
趋于舒缓而迂回；从叙事角度看，在“我散步”里，以周遭景物和光影的变幻来外化叙述者
跌宕起伏的心绪也令人强烈地联想到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里贯穿始终的“寓情于
景”的写作技巧（Bell 114）。有评论者据此认为，《拼缀姑娘》与传统文学存在某种隐秘的
勾连，“依赖于以整体性和永恒性为特征的……纸质印刷文学传统”（Hackman 102）。然
而，正是在看似有意无意地向前文本靠拢的同时，《拼缀姑娘》的感情基调悄然发生偏离：
在“看见”里，与弗兰肯斯坦博士初见怪物时那种混杂着眩晕、恐惧、恶心和无以名状的愤
怒的复杂情感相比，“在这个异形面前我禁不住地颤抖着，在我想来，似乎连草叶都因她而
萎缩了，然而，好奇心和一种同伴的情谊滋长着，一股更强烈的冲动迫使我朝她继续走去”
（Lexia: “sight”）。在此杰克逊笔锋一转，曲意为之的与前文本“叠合”的这片界域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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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情谊”成为一条替补的“解域之线”或者说“逃逸线”（a line of flight），开始新的“结
域”过程，对《弗兰肯斯坦》文风和细节的反刍与其说建立起了两个文本间的联系，不如说
作者试图以刻意的关联让读者感知一种强烈的疏离。
然而，“女性情谊”仅仅只是动态“结域”的一个开端，“发散”法则既决定了“同而生
异”，更意味着“异又生异”，即一个不断的“界域——解域——再结域”的过程。如此所产
生的文本世界势必是一个并置与错位共存的后现代异质地带，麦克黑尔（Brain McHale）
称之为“互文空间”（56）。尽管在后现代主义文学里，多重世界的意象并不鲜见，但是正
如超文本评论家黑尔斯（N. Katherine Hayles）所指出的那样，相较于本质上仍遵循印刷传
统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碎片与重组乃是电子文本“与生俱来的内在机制”（144）。链接既
意味着切割，同时又预示着连接 / 合并的无限可能性。各个具有不同赋意的文本块随意
联结，不仅“达到了高度的互文自由”（韩模永 52），由此勾勒出的三维立体的多重世界图
景也“更深层，更普遍，更极致”（Hayles 145）。在小说中，单是拼缀姑娘的诞生就存在数
种相互抵牾的版本，如拼缀姑娘或是由不同女性的躯体部位缝合而成，或是拼凑于乱坟堆
中，或是写就于叙事者笔下，甚至是直接脱胎于小说《弗兰肯斯坦》。然而无论哪种版本
本身都并不指示一种“可能性”，而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或者说是一个块茎，它“可以在其
任意部分之中被瓦解、中断，也会沿着自身的某条线或其他的线而开始”（德勒兹、加塔利 
10）。与《弗兰肯斯坦》相关的诞生版本出现在“故事”这一章。在“恳求”“诺言”“肮脏
活儿”“背叛”和“残骸”等辞片中，杰克逊分毫未改地照搬《弗兰肯斯坦》里“创造和摧毁
怪物的女性配偶”的经典情节。只是，这些原本属意明确的文本块一旦被置于阡陌纵横的
辞片网中，其与原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便摇摇欲坠，再难为继。“故事”这一章为女怪物
“我”叙述离开创造者玛丽后独自游历的生活，中间穿插了“我”经不住男怪物苦苦哀求，先
是创造出他的配偶，而后幡然醒悟，又亲手摧毁了这个尚未有意识的女怪物这段“历史”。 
读者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解开关于“我”的身份的重重迷雾。如果从电子页面视图来看，区
分两个叙事者的直观依据是字体的大小。读者或许会根据已有的阅读经验观察到，女怪
物“我”自我陈述部分的字体略小，口吻明确无误，无需多做考量；而这段“历史”的字体较
大，与“笔记”那一章字体相同，因此可以判断该段历史的叙述者“我”应是指玛丽。一旦读
者开启这样的思考，我们就几乎可以想象得到作家脸上露出的狡黠的微笑了，这不仅仅是
因为，在此处“我”已然被不露痕迹地从“弗兰肯斯坦博士”偷梁换柱成了“玛丽”，还因为
读者仍旧心存疑虑，还要继续探究，这个“玛丽”究竟是谁呢？毋庸置疑，玛丽·雪莱是《弗
兰肯斯坦》的作者，因此从某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她是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创造者，就这点而
言，真实世界的作家玛丽与《拼缀姑娘》里的人物——创造了拼缀姑娘的“玛丽”拥有某种
重合度；无独有偶，将装有拼缀姑娘残骸的篮子从海里秘密捞上来的玛丽的丈夫和雪莱夫
人那位著名的诗人丈夫一样，也叫珀西。诚然，读者不会因此将虚构世界中的“玛丽”等同
于现实中的那一位，然而两个异质时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读者一番思忖沉吟之际已然
模糊了原本明晰的界限，这既可以被视为现实对虚构的“成功入侵”，又何尝不是虚构对现
实的“解域”呢？玛丽令人疑窦丛生的身份因此成为一根可以不断被“拉伸、延长或接续的
逃逸线”，如同德勒兹眼中智慧的植物：始终具有与自身根系之外的外部——或许是风、某
种动物，或人类——形成块茎的冲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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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块茎式的改写并不仅限于文学经典的情节，在“一条拼缀之被”一章中，拼
贴和粘合涵盖了各类评论著作的词句，改写的对象直指语言本身。读者可以选择显示或屏
蔽页面随附的源文本信息，这种可以轻易建立和消除的关联实质上暗示了一个往往被忽略
的事实：当特定词句被抽离出原文本，其原有的意义链条固然断裂，但同时也意味着新意义
生成的无限可能。杰克逊提醒读者，“语言是一部欲望的机器。被污染的可能性是它唯
一的生命力”（“Stich Bitch”）。以此观之，块茎思维下进行的改写，无论是文本还是语言层
面，其实质均是一条条向块茎外发散，旨在解域的逃逸线。
二、块茎意识与性别主题之超越
在拼缀姑娘的几段女性关系中，玛丽和拼缀姑娘之间的情谊无疑是作家浓墨重彩刻画
的一段。拼缀姑娘独一无二的形象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通过玛丽的视角来呈现并逐渐丰满
起来的：她虽丑陋，但肤色竟透着一股怪异之美，就如“家门口那棵树，染得再美的布料都不
如秋日落叶的绚丽”（Lexia: “she stood”）；她“求知若渴”，行为像个“好奇、大胆、爱探索的孩
子”，她的关注点“在我看来毫无章法”却又那么自然随性；她“对生命的热情简直让我自惭
形秽”（Lexia: “appetite”），但在与人亲近的时候她又显得过于羞赧而敏感。包括黑尔斯在内
的几位评论家都从这段关系中觉察到一丝同性之爱的意味，尤其是玛丽和拼缀姑娘在床上
几段略显亲密的互动让评论者们几乎可以断定，至少是玛丽单方面对拼缀姑娘产生过“性吸
引”（Hayles 155）；再加上小说里反复出现的极具阴柔气质的“缝补”意象，使得对这部作品
的关注始终或多或少地停留在其“性别主题”上。但是，如前所述，“女性情谊”固然是小说
的一条“逃逸线”，脱胎于对《弗兰肯斯坦》的改写，却绝不意味着文本意义生成的终结。
首先需要厘清的一点是，在这情谊的背后并非“女同之爱”，而是“母女 / 师生之情”。
在玛丽眼里，拼缀姑娘仍然是“一个婴孩，尽管她拥有超乎成人的力量与智慧”，玛丽愿意
倾尽所能给予她母爱和引导（Lexia: “infant”）。然而，在玛丽如造物主般对造物的“睇视”
里，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玛丽观察到，在狭小、人工痕迹明显的空间，如卧室里，
拼缀姑娘“总显得局促不安，似乎这里并没有她的一席之地”（Lexia: “shy”）；可当她于溪
流之上驾驭独木舟时，又“俨然是个身材高大的孩子，毫无惧色”（Lexia: “appetite”）。拼
缀姑娘的粗犷、野性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足以和大自然之“无序”相匹配，这让玛丽不止一
次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她投射在造物身上的目光逐渐内化为自我观照，从而体悟到一种
“缺失”：一种萌发于生命最初阶段却渐渐消亡在“树形思维”里的本能和欲望，即自我的无
限可能性。就此而言，拼缀姑娘无疑是个“悖论”式的存在：她在生理上完全成熟，却仍然
具备自我塑造的充分自由。她是德勒兹心目中“反谱系”的理想人格形象（12）。正如德勒
兹和加塔利所宣称的那样，“所有的树的逻辑都是模仿和复制的逻辑”，但块茎则“截然不
同，它是图样（地图）”，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无序”状态，甚至能“颠覆那些使它结构化或
树形化的代码”（12-13），就此而言，拼缀姑娘本身就是块茎。小说中，一个颇具神秘色彩
的细节隐喻了这段女性关系的颠覆：在拼缀姑娘出发去流浪前，玛丽将自己身体“弥足珍
贵的一部分”缝在了拼缀姑娘的身上（Lexia: “female trouble”）。如此一来，造物主成了造
物的一部分，潜藏于拼缀姑娘身体与思维里的块茎意识成为文本结域的又一条“逃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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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不独女性情谊遭到解域，即便是拼缀姑娘的性别身份也并非确凿无疑。在辞
片“伪装的效果”中，杰克逊以一种令人疑惑的视角把对于拼缀姑娘性别的思考摆到读者
面前：在前往现代美国的航行途中，拼缀姑娘身裹黑衣，黑纱罩面的神秘装扮引发了同船
乘客的诸多猜测。这群不知名的男男女女为她臆想出各种离奇的身世：低调出游的女明
星、训练有素的大猩猩、专门魅惑男子的女妖精、作女子打扮的男人、男同性恋、在逃的英俊
强盗、古怪的女人、有身体缺陷的女人、阴阳人等。对此，杰克逊本人曾颇为隐晦地评说：
“被放逐的身体未必是女性，但的确是女子气的”，她更是将“女子气”与“莫可名状”“间
接”“杂糅”“发散”“多重”以及“含糊”等字眼联系起来（“Stich Bitch”）。这种表述诚然
透露出些许女权主义式控诉的意味，但值得注意的是，杰克逊同时否认了拥有这些特质与
身为女性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作家究竟意欲何指呢？在德里达对尼采的女性哲学观点的
评论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尼采认为，受启蒙的现代人向来追求所谓深层的、确定
的理性认知，并“总是希望扫除一切幻觉、谬误和潜意识的痕迹”，殊不知这些被压制的、不
确定的力量正是生活的真谛，是一切创造性活动和思想——尼采称之为“艺术”——的源
泉（Irwin 112）。故此，他反其道而行，继叔本华之后发声“真理即表象”（99）。以此为出
发点，德里达认识到尼采观点中隐含着的“‘艺术与女性’的内在关联”（112）：一方面，从
本质上说，二者皆因“拒绝等级制度和被统治”而长期遭到逻各斯中心体系的压制；另一方
面，正是这类被视为非理性的因子往往又涌动着革旧创新的欲望和力量（102）。由此德里
达进一步发问：“假如真理是女性呢？”（98）可以显见，无论是德里达对于女性问题的思
考，还是杰克逊对“女子气”的定义，其最终的指向都是一种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树形逻
辑”背道而驰的思维模式，这也正是贯穿于这部作品创作始终的块茎意识。正如德里达甚
或是尼采不必然因上述言论而被视为女权主义者一样，a杰克逊那看似矛盾的评论背后意
图超越女性书写的姿态也就呼之欲出了。
以此再观辞片“伪装的效果”，相较于对拼缀姑娘性别的各种天马行空的臆测，这个辞
片的高潮则是因她而引发的一场群体意淫。乘客们似乎集体患上了某种“被性侵”妄想
症：“无论他 / 她们是如何揣度我的身份，这船上的每个人无一例外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
是：我想占有他 / 她，而且假如他 / 她不采取十足的防范措施，凭我那一身的气力，我是完全
有可能会得逞的”（Lexia: “guises”）。与冷眼旁观、洞若观火的拼缀姑娘形成强烈反差的
正是自诩理性、实则内心隐匿着种种谵妄的正常人。至此，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已然
超越了单纯的性别讨论的范畴，直指人性之荒诞，读者不禁要发问：“究竟谁才是怪物？”
答案显然是颠覆性的。
三、身体与“生成”：块茎的隐喻
西方哲学传统向来重“灵魂”而轻“肉体”，身体往往被视为精神的附庸，甚至是“妨碍
a 尼采认为，女性与真理、理性和秩序等字眼无关，他的这一观点时常为女权主义者所诟病，故后者往往视其为反
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尼采看来，女性与他提出的具有真正生命力的“艺术”的概念有某种气质上的吻合：正是因为二
者皆不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从不遵循不可僭越的等级制度，因此长期遭受压制与打压。就此意义上看，尼采对
女性倒并无轻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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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考的危险因素”（Grosz 5）。格罗希（Elizabeth Grosz）认为，将肉体和精神分离体
现的是一种机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事实上，个人对自我身体的感知也能产生“精神内
在的一切效果，即潜在的心理深度、个性或是意识”；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就好比是一个“莫
比乌斯环”（Möbius Strip），a“里即是外，外即是里”（116）。在《拼缀姑娘》中，身体占据
着绝对的中心地位。小说的电子封面即是一幅巨大的人体拼图，而在每个章节的入口处
则附上散落的躯体碎片图。这些画面不仅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也暗示身体
是理解整部小说的关键。这具遍布着缝合疤痕的躯体正是拼缀姑娘所拥有的全部现实，
身体表面那些密密麻麻，触目惊心的针脚预示着，她试图追寻“无缝”“完整”的内在自我
的一切努力注定都将归于失败。针脚的存在既是连结亦是分割，因此拼缀姑娘的身体不
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同时，这种既分割又联结的意象也使得这具躯体与自由链接的超文
本惊人地相似：“我埋葬于此。你能让我复活，但只是碎片式的。若是想看到整体，你得自
己把我缝上”（Lexia: “graveyard”）。这幽灵般的呓语无疑是一语双关的，它是拼缀姑娘
对创造者的诉说，也暗含了作家对超文本读者的阅读期待。无论是肢体的缝合还是超文
本辞片的组合都将取决于最大程度的自由意志，这乃是因为从深层次看，二者皆是一种块
茎的结构。
在一切块茎式的开放体系里，存在（being）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功
能，或者毋宁说是一种“生成”（becoming）。德勒兹和加塔利是这样定义的：“生成，就是
从（我们所拥有的）形式、（我们所是的）主体、（我们所具有的）器官或（我们所实现的）
功能出发，从中释放出粒子，在这些粒子之间建立起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它们最为
接近我们正在生成的事物，也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得以进行生成”（385）。换言之，“生
成”是一个块茎，而释放出的粒子流变束即是德勒兹所说的逃逸线或解域线。值得注意
的是，根据上述概念，“生成”强调的是一个可以“无限接近”却不会“最终成为”的动态过
程。正是在此意义上，存在即变化，世间万物概莫能外。身体和自我自然也不是固化的，
杰克逊借一位巫师之口一语道破二者的天然拼缀性：“我们的灵魂和身体总是萦绕着先人
们的魂魄。比如祖父的鼻子或是外祖母的目光短浅，这些退化了的基因时而会显露在我
们的孩子身上”（Lexia: “body ghosts”）。拼缀姑娘的身体具有双重的象征性：它是基因遗
传的外化体现；更重要的是，躯体的拼接隐喻着自我的流动性和可塑性。对于拼缀姑娘而
言，身体“被松散地聚拢在一起总是能制造出点儿新花样”，身份是可以“剪切粘贴”的，甚
至连过去都是可购买的：她曾向街头的陌生女子艾尔希购买身份，以及配套的过去、回忆和
癖好（Lexia: “I made myself over”）。此举看似是为了追求一个“统一”的自我，但超文本辞
片的可随意链接或退出恰恰意味着这只是拼缀姑娘身份角色转换的众多尝试之一；以此角
度看，非线性叙事的超文本结构正暗合了拼缀姑娘的身体 / 身份建构，她注定无法在某个
特定的人生角色上驻足停留，亦无需沿着正常的人生轨迹度过一生：“若是我依着传统、有
序的节奏来过我的一生——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最终我只能属于坟墓……我可以
是人类的一种不复存在的奢望，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与其完成一个确定的结构，
a 将一个纸条扭转 180°后两端粘在一起而成的纸带圈叫莫比乌斯环，它具有独特的性质，即该纸圈只有一个面，
沿着纸圈内部走会到达纸圈的外部，反之亦然，并无表里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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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需边行走，边创造新的身份”（Lexia: “what state”）。拼缀姑娘称这种状态为“游牧”
（nomad）。
由此可见，“游牧”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也具有时间的维度；其本质是一种“生
成”。不过，德勒兹和加塔利提醒我们，理解“生成”这一概念需要警惕的一个错误就是“相
信……在这些过渡或这些转化之中存在着一种逻辑的秩序”；这里也包括对时间逻辑的摒
弃（352）。德勒兹和德里达一致认为，我们对时间之连续性的错觉构建于“我们的身体和
记忆……的惯常反应”，“我们抹去所有不连贯，抚平一切矛盾，创造出的无缝和完整的时
间概念却只是一个幻觉”（Lorraine 44）。因此，“游牧”的状态不单直接指涉空间的无序，
还暗示着时间的断裂；而对有序时间的追求和对自我统一性的期冀一样皆是无根之论。如
此看来，拼缀姑娘的身体似乎又可寓指时间之内在结构，如按德勒兹的表述，则身体——生
成——时间。
然则，生成的欲望并不由此开始，亦不会就此消弭。只有当块茎“被封死、被树化之
时，它就完结了，激发不出任何欲望”，否则生成的推动力将呈网状蔓延、浸润开来（德勒
兹、加塔利 17）。在块茎内部涌动的欲望的驱使下，无论是拼缀姑娘的躯体，还是《拼缀姑
娘》的文本世界，都有如跳跃的烛火映照下摇曳不定的影像，时而交汇、重叠，最终难分彼
此：“我创造了她，伴着烛光笔耕不辍至夜深，直至那些微小的黑色字体渐次模糊成为密密
麻麻的针脚，而我恍惚感觉自己是在缝制一个绝妙的作品”（Leixa: “written”）。在这里，
身体与文本互为生成，彼此之间竟无本喻之分了。再观此叙述声音，它虽属于玛丽，但又何
尝不属于这部小说的创作者呢？玛丽创造的是世人眼中的怪物，而杰克逊创作的即便不是
小说中的“怪物”，怕也是小说中的“另类”了。在小说中，杰克逊换着说法抱怨“为何那些
所谓的不当用词就该被冠以‘怪物’的称号”（Lexia: “bodies too”），实则隐晦地在为形式
“不当”的超文本文学鸣不平。如此看来，《拼缀姑娘》既可以是超文本小说，也可以被视
为披着小说外衣的超文本论著。的确，诚如拼缀姑娘自己所言：“我，是一个多重的隐喻”
（Lexia: “blood”）。
通过对《拼缀姑娘》的文本细读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超文本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
种潜在的具有活力的“须根之书”，充满了文本衍生、意义生成的欲望，乃是由其块茎结构
决定的。同时，无论是对经典世界的发散性重构，还是拼缀姑娘躯体与自我身份认同的互
为影射，乃至对躯体与超文本内在结构之契合的构思，亦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超文本作家的
块茎意识：她将看似杂乱无章的一片混沌纳入超文本框架内，文本块茎之间的链接看似随
意随性，却复杂而精致，非如此不足以勾勒出一幅如拨云见日般逐渐清晰的流动的世界图
景。或许，用博尔赫斯笔下那个虚构的星球来形容超文本小说世界的形象是再贴切不过
了：“最初以为……只是一团混乱，一种不负责任的狂想；如今知道它是一个宇宙，有一套
隐秘的规律在支配它的运转，哪怕是暂时的”（9），这套规律正是一种始终自由行走的块茎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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